
CHONGQING DAILY 42023年2月26日 星期日
策划 吴国红 主编 兰世秋 美编 丁龙

■巴山风物 ■渝水乡愁

副刊
SUPPLEMENT

两江潮两江潮

投稿邮箱：kjwtzx@163.com

◀空山系列之二十一（布面油画） 翁凯旋

▼大美凉山——邛海月亮湾（布面油画） 侯宝川

▲雨雾春江·龚滩行（布面油画） 梁益君

“三剑客”的论剑
2月24日—3月27日，“苍苍横翠微——翁凯旋、侯宝川、梁益君作品展”在四川美术学院美

术馆举行，集中展示志同道合的“川美写生三剑客”的艺术之旅。

为了更好地帮助大家欣赏这一作品展，特刊登四川美术学院原副院长、四川音乐学院成都

美术学院原院长马一平的文艺评论，以飨读者。

——编者

□罗安会

中坝绿岛，静卧于江津区石蟆镇的江中。
从空中俯瞰，它仿佛嵌在江心的一颗绿色明
珠，又好似一艘航母泊于时光深处，任一江碧
水悠悠流过。

中坝岛位于四川合江与重庆江津的交界
处，早在600年前，这里就有了人居痕迹。到
清代大移民，赵、杨、何三姓从福建、湖南、广西
移民上岛。因岛水清幽、民风淳朴，这里成功
入选第三批重庆市传统村落。

阳光和煦，我随一行文友上岛。机动船一靠
岸，村支书赵泽贵便笑眯眯迎上来，握手，寒
暄。江岸，芦苇迎风摇曳，高大的楠竹发出“嚓
嚓”的欢笑声，一群水鸟拍着翅膀轻盈掠过水面。

沐浴在阳光下，一行人漫步于干净整洁的
水泥大道上，菜地、苗圃、树林、甘蔗林，一幢幢
古老民居镶嵌在绿岛丛中，一幅大美乡村水墨
画在眼前徐徐展开。

50来岁的赵书记是岛上的土著，性格直
爽的他对这里的家底如数家珍。他兴冲冲指
着一棵棵龙眼树说：“看，我们这里光是百年以
上的树就有200多棵，这可是老祖宗留给我们
的‘发财树’啊！”

纵横交错的甘蔗像一排排列队的卫兵，向
我们致敬。赵书记兴高采烈地说，岛上用农家
肥种甘蔗1000余亩，甘蔗长得又高又壮又甜，
成为岛上的支柱作物。

当我们跨进古朴的“五福庄园”时，看到匾
额上刻有清同治十年的字样。赵家祖宗曾在
此修建学馆、四合院，见证了中坝岛的辉煌。
而今，我们所到之处，庭院干净清爽，村民笑逐

颜开，有说有笑。
赵书记一边带我们四处游览，一边介绍：

“岛上自古路不拾遗，村民夜不闭户，邻里间和
谐相处，如此乡风传承至今。”同行的石蟆镇旅
游办工作人员小李接过话来：“政府十分重视
中坝岛的旅游打造，如今道路、环卫、旅游、餐
饮、娱乐已经成型。我们要用传统乡村的生活
方式，吸引城里人来绿色小岛休闲旅游。”

路旁，有穿着橘红色衣服的保洁员在打扫
卫生。“以前岛上垃圾乱倒，现在改变了。”赵书
记说：“其实他们以前都是渔民，自从长江禁渔
后，十多户渔民在岛上当起了保洁员，有几人
还到镇上去学厨师，回来后办起了农家乐，生
意可好呢！”

岛上处处可见低碳环保的景象。我们闲
聊着经过二队时，队长杨泽良正忙着扎鱼草。

“去年开春时，我带了几个人到内河放置鱼草，
为珍稀鱼类设‘温床’产卵！”他对我们说。

江边，芦苇、楠竹、茨竹、斑竹、水草，像一
条长长的绿色项链，环绕着小岛。无论刮风下
雨还是水涨水落，这绿色的长廊起着固沙固土
的作用。

挖掘机正“突突突”开挖着地面，风从耳畔
吹来，凉津津的。这里正在修一条4米宽、6公
里长的环岛旅游路线。

村民修毛路，政府出钱修彩色道路。如
今，毛路还没修完，道路两旁种植的桃树李树
却已有两人高了。赵书记发出邀请：“待桃花
李花盛开时，欢迎大家乘观光电动车环岛一
游！”我们笑答道：“好呢！”

阵阵欢笑声划破了岛上静谧，一群白鸽在
阳光下轻盈飞翔……

徜徉绿岛

□木川

我很欣赏幽默的人。幽默，是人生
的一种境界，是生命体验的格调。

原万县地区行署常务副专员张光
政，就是一个喜欢幽默、善于幽默的
人。他的许多精言妙语，至今仍给我留
下了深刻的记忆。

光政同志是一个地地道道从农民
成长起来的干部。他生在忠县，长在忠
县。他的幽默不是插科打诨、哗众取
宠，而是如同地里长出的庄稼，该扬花
时扬花，该抽穗时抽穗，该结实时结实，
总有一股淡淡的泥土的芳香。至今想
来，都让人回味悠长，受益匪浅。

当时，万县地区还归四川管辖。因
我在地区财贸办公室工作，光政同志时
任常务副专员，我们的工作恰归在他的
领导之下。因此，便多了一些接触，也
对他多了一些了解。

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一天，我们随
张专员到梁平县(今梁平区)调研。这也
是我第一次随他下乡。

车到梁平，连坐都没坐，一行人便
接二连三地走了三四家企业。在啤酒
厂调研时，当听到县上反映，因万县市
味精厂刚上了一条啤酒生产线，地区有
关部门不太同意梁平啤酒厂扩大生产
规模时，光政同志当即表态：猪往前拱，
鸡往后刨，各有各的搞头。你们既别指
望限制万县市上啤酒生产线，万县市也
不要想限制你们提高生产规模。有竞
争，才会有活力！

在粮食公司和农资公司调研时，企业负责
人都不约而同地反映，粮食和农资原来都是专
营的，现在一放开后，企业生存十分困难。

光政同志听后莞尔一笑，说道，现在的问
题不是要限制放开，而是你们要研究如何适应
放开的新形势。我敢说，今后，除了特殊商品，
肯定不会再有“专营”这一说。你们也要调整
思路，跳出“专”字天地宽。除了主业以外，也
可以多业并举，全面出击。正如我们农村经常
说的，你有七算，我有八算。你有长箩脚，我有
翘扁担。用现在的话来说，就叫适应形势，以
变应变。

张专员的一席话，像窗外刮进了一缕春
风，让一个个紧锁的眉头舒展开来，绽放成了
一朵朵盛开的鲜花。

不经意间，就到了吃午饭的时候。县上领
导小心翼翼地问，中午吃点啥?

有人提议到某某酒楼用餐。“不去，不
去。”光政同志立即给顶了回去。“你们也是太
客气了，下乡调研又不是为了进馆子、打牙祭，
就让企业随便安排一下，弯刀将就瓢切菜，有
啥子吃啥子。”

张专员说这话时没有笑，可随行的人都笑
了——冲着他那一口地道的忠县话。特别是，
他老是把“你”说成“仰”；把“吃饭”说成“其
饭”；把“现在”说成“信在”；把“天黑了”说成

“天蛤了”……而我，则记住了“弯刀将就瓢切
菜”。至今，也成了我的口头禅。

熟悉光政同志的人都知道，他心地善良，
为人实在，讲话办事没有弯弯拐拐，从来是当
面锣，对面鼓，直来直去。

有一次，财贸口召开归口部门负责人会
议，主要分析当年全区财贸经济形势，研讨扭
亏增盈的措施。汇报中，有位领导开口便编了
些“一二三四”之类的顺口溜，而且迟迟进不了
主题。张专员皱了皱眉，轻轻地敲了敲桌子，
语气严肃地说道：不说了，不说了。你这样讲
下去，就像农村人说的：棉袄翻起穿——害得
虱(蛇)子走沿(院)路。

同我一样，刚开始可能都没人明白这话是

什么意思。直到想清楚了，不由得都
会心一笑。同时，也对光政同志的直
率、磊落，发自内心地感到钦佩。

接着，光政同志还对在场的领导干
部讲了许多掏心掏肺的话。他说，我们
在座的，都是鸡公脑壳上的一坨肉——
大小是个官。我们的全部工作都是为
人民服务。我们不光要对得起组织的
培养、人民的信赖，也要对得起国家每
月给我们发的那一沓票子。依我看，当
领导也莫得好大个巧，一是要学，二是
要干，三是要密切联系群众。可我们有
的干部呢，总强调工作忙，看报纸看标
题，看文件看封皮，中央文件锁抽屉。
讲个话，发个言，要么念稿子，“口号年
年喊，只要不落款。”要么就像孙悟空翻
跟斗——落不到地。像这样，啷个能把
工作搞好?群众对我们啷个会莫得意见?

还有一件让我感慨尤深的事。
那天，我们随光政同志到一家财贸

企业调研。这家企业是一个国家二级
企业，在省内外都有一些名气。可近年
来，领导班子一直不够团结，一把手有
些独断专行，极大地影响了企业的生产
经营。在倾听了各方面的意见后，光政
同志讲了许多推心置腹的话，令企业所
有在场领导无不心悦诚服。

末了，他还特地把该企业一把手叫
到一边，将三比四地说道：你这个人抓
经营管理不错，值得表扬。但是，作为
企业的当家人，一定要学会团结人，注
重发挥集体的力量，过去我在县上工作

时，经常跑农村。有回，有个乡镇的一把手给
我谈了他的工作体会，让我至今难忘。他说，
一个班子，就像两口子睡瞌睡，铺盖一定要打
伙盖。如果你一个人就把铺盖裹完了，别个还
盖个啥?又哪来工作的积极性?用现在的话说，
就叫众人划桨开大船嘛！

还没等光政同志把话说完，这位一把手便
像鸡啄米似地直点头：张专员，我懂了，我懂
了。请您放心，一定按您的指示办。

目睹此情此景，我不由得在心里想，什么
叫思想政治工作?如何做思想政治工作?光政
同志不就是活生生的榜样么?

打铁还须本身硬。光政同志多年从事领
导工作，深知老百姓对党和国家以及领导干部
的期望。因此，他从来两袖清风，一尘不染。
凡是同他在一起工作过的同志，无不赞扬和钦
佩他的清正廉洁。

大约是1992年吧。当时，全国刚推行银
行卡，某银行万县分行请光政同志去视察。汇
报快结束时，该行行长特地站了起来，郑重其
事地说道：专员，有件事特别需要向您和在座
的领导汇报一下。我行刚发行了一种卡。为
了扩大宣传，也为了请领导们支持银行这个新
生事物的发展，我们给到会的领导每人都准备
了一张，里面存了100块钱，便于大家实际操
作……

这位行长话还没有说完，光政同志便倏地
站了起来，满脸严肃地说道，不行，绝对不行！
我一直都在说，领导干部对身外之财，一定要
像往鸭子背上泼水——滴水不沾！100块钱
是不多，可你100块，他100块，加在一起不就
多了?一些领导干部在经济上栽跟斗，哪个不
是从一百块、一千块、一万块开始的?这就像过
去农村人长疔疮，都是从一个小眼眼烂起的，
结果越烂越大。到头来，连脚杆都锯了……所
以，我郑重给你说，必须收回去！

我在光政同志手下工作没几年，他便退休
了。而今，他已去世多年。可是，每当想起张
专员挺拔魁梧的身影，想起他一串串妙语连
珠、朴实无华的话语，我心里总是充满了浓浓
的敬意和难以忘怀的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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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评论】

□马一平

常年带着画箱行囊奔走于大江南北的三
名义士，被誉为“川美写生三剑客”，他们是四
川美院教授翁凯旋、侯宝川、梁益君。如此排
名，自然首先是基于年龄之长幼有序，而论入
道先后则又另说：三号梁益君，川美版画七七
级里的小兄弟；一号翁凯旋，川美附中七八级
里的四位老大哥之一；二号侯宝川则入学于川
美美教八三级。

我称他们为“义士”，实因其对风景画的忠
贞不二，无论严冬酷暑，经常同行于高山原野，
风风火火，颇有“大河向东流”之豪情。至于

“剑客”，却并不用剑，仅凭各自手中一把画笔，
尽写胸中意气。

命运对他们是眷顾的，他们的艺术人生开
启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春风杨柳之中，潮涌
般的资讯扩展了他们的视野，一直以来四川美
院相对包容的学术氛围和教学状态，为他们提
供了较为宽松的成长条件。

他们本可能各行其道，但却不约而同地青
睐于风景画，而且还都是在写实语言系统中展
开，由此这就成为了他们共同驰骋的疆场。然
而，他们各自的早期人生经历与性格养成毕竟
各不相同，因此即使面对共同的艺术命题，也
必然演绎出彼此区别的个人风采。

温润入心·翁凯旋

画如其人，凯旋生性平和，行事认真，注重
人文修养，工作秩序井然，待人热忱周全。这
些特点似乎十分自然地折射到他的作品之中。

他是“三剑客”中唯一经历了川美附中、本
科到硕士研究生的无间断栽培，美院油画专业
应具的绘画功底掌握较为均衡齐全，当属同代
人中的佼佼者。因对风景画早有偏爱，他后来
成为一名风景画家实非偶然。

凯旋的作品分为两个部分，现场写生与空
内创作。他的写生风景，无论描绘山南海北何
种景色，何种时令，何种光照，都能让人呼吸到
一种清新的空气，感受到一种温润的乡情，以及
不为工业文明浸染的清纯。这种艺术感染力的
获得必须仰仗绘画实力的保证。溯其缘由，显
然得益于他早期所受到的较系统的苏式色彩体
系的滋养。而他从中国写意画中吸取的书写

性，让他更轻松灵动地呈现了大自然的勃勃生
机，有效地提升了风景写生的艺术品质。

然而，要更充分地体现凯旋关于“诗性”的
追求，还当从他的室内创作中去体察，《空山系
列》一组十幅当属典型案例。

在这个系列中，作为油画语言中重头戏的
“色彩”，却被慷慨地消解了，仅存一点幽微的补
色关系还在精致地发生，而这几近无彩的画境也
许正好容纳画家无尽的冥想。既然“大象无形，大
音希声”，那么“大色去彩”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凯旋式风景，无论现场写生，还是室内创
作，都无一例外地充盈着一种温润的情感，这
是画家个性心理的底色显现。正因为如此，才
给人留下挥之不去的愉悦。

情寄苍莽·侯宝川

宝川的童年与少年时代是在大凉山度过
的，十几岁迁徙荣昌，当过四年知青，又在子弟
校教过书。他的入道经历十分坎坷，连考五年
方得如愿。

由于早年凉山特殊的成长环境，给他打下
的深刻了烙印，而他的母亲也永远安息在那
里，凉山便成了他后来一生梦魂萦绕之地，几
十年无数次进出于此。那里不仅是他艺术创
作的基地，也是他补充人生能量的营养源。

他的写生作品虽少了些凯旋式的明媚，但
在一些作品中能看到他在“读景”中提取独特
感受，并调动形式凝练意境的独特性，这样的
长处在他的室内创作中有更显著的发挥。其
中凉山题材的作品是最精彩的部分，分析起来
有三个成因：凉山的大自然最能调动宝川血液
中坨坨肉与苞米酒的长效成分，无需焚香操
琴，即能让他全身心无障碍地进入创作最佳状
态；凉山的自然景观提供了营造空濛浩邈意境
的绝佳矿藏，正如没有大漠边关的现实存在，
便没有“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的
名句，以及“羌笛杨柳”的吟唱；宝川一向追求
形式语言的简约，而简约正是历经世事沧桑之
后的选择，是一种取舍的智慧。

还不能不提到宝川的《云端上的春天——
悬崖村纪事》，悬崖村的故事是中国精准扶贫
事业中十分闪亮的一笔。临空鸟瞰的图式自
有先声夺人的视觉效应，而作品中隐含于沉雄
壮丽之中的悲情则是触动心弦的第一要素，这

种悲情全然不是对任何逝去事物的凭吊，而是
对改变人类命运所付艰辛的顶礼。锤炼的形
式语言与深邃的意境，让动人的故事转换成为
动人的艺术作品。

自在人生·梁益君

相较于宝川早期曲折的经历，益君就顺风
顺水得多。城市中心生长的小孩按部就班地
读书，并早早进入少年宫的美术培训，高中时
期正值高考恢复，他成了首批受惠人。美院毕
业后在涪陵文化馆工作的七年间，他得以充分
地亲近那里的大自然，由此与山山水水结下了
不了之情。

上世纪80年代末，川美召回了益君，在版
画系担任色彩教席。益君执教严谨，注重教学
方法的实效性研究，对应版画系色彩教学进行
针对性探索，并身体力行，画出相当数量的教
学范画，其中不乏可圈可点的精品。至今回头
看，仍觉熠熠生辉。

这些室内作品十分明显地呈现着画家的主
动与自信，而当我们将视线移向户外，浏览益君
的风景作品时，却发现发生了变化的并不止是
被描绘的对象，作为艺术家的主体与作为对象
的客体之间的关系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当益君面对大自然作画时，他全身心沉浸
在对生活的享受之中，此时的自然对于他，就
像他不时晒在朋友圈里的那钵其味芬芳的重
庆小面，或是那杯醇香的清茶，人生有此佳境，
焉能不亦悦乎？这种完美感让他忘情地接受
自然的一切，此时在他看来，一切的人为手段
如变调降调皆成多余。而一旦回到工作室制
作丝网版风景画时，套版的限制又让他回到

“工作状态”，刻意挑选物象与色阶，去享受一
种被约束的创造。

两种状态对于益君都是真实的存在，也许
现阶段的益君更喜欢直接面对自然那样的无
拘无束，那种身心彻底释放，并沉醉其中的感
觉。对此我只想说：可别打扰他，或许庄周正
梦着蝴蝶，那一只只蝴蝶将飞入他的画作之
中，生成更加奇妙的画境。

三位“剑客”同室论剑，各有的本色在比对
中更显鲜活。君子合而不同，问道锲而不舍，他
们虽相继步入耳顺之年，莫道去日苦多，来日依
然不短，趁着身手矫健，继续偕行于天地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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